陳黎《綜202第四組》

    本名陳膺文，一九五四年生，台灣花蓮人，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廟前》、《動物搖籃曲》、《小丑畢費的戀歌》等。譯有《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等。為台灣中生代的代表性作家，曾獲國家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吳三連文藝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梁實秋文學獎詩翻譯獎等，深獲各界肯定。陳黎為傑出的台灣中堅代詩人，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凡二十餘種。

    詩風多樣，不斷變化求新。他也是最早著力於譯介拉丁美洲詩歌的台灣詩人。他的詩作立足本土，放眼天下，企圖融合本土與前衛、島嶼與世界，從寫實到超現實，從現代到後現代，在不同題材中流露出一貫對人類生活的關懷與熱情，並發為對土地與歷史聲音的追尋，對日常卑微事物的歌讚，或發為對體制與僵硬形式的反抗，對藝術與想像世界的建構與護衛詩作每多創意與機智，在內斂與外放間走索翻轉，耐人尋味。
    陳黎的作品很有趣，被喻為最具創新和想像力的詩人，任何一件事物到他的筆下都顯得華麗而帶有吸引力。

童話風是陳黎的童詩創作，但其實並沒有刻意用兒童的語言來作詩，反而有些是具有實驗風格的後現代主義者，且內容包含了深刻的抒情到對灣社會的嘲諷。
動物搖籃曲
讓時間固定如花豹的斑點
疲倦的水鳥滑過水面輕輕滴下它的
眼淚像一隻離弦的箭需要落實
這是花園沒有音樂的花園灰濛濛的
大象沈重沈重地走過你的身邊並且請你
為蜂巢為沒有蜜蜂的蜂巢守望

我將為夜為沒有衣裳的草葉收拾露水當星星
升起天空逐漸高過門口的長頸鹿
讓哺乳的母親遠離它們的孩子像一隻
弓背的貓終於也疏鬆它的脊椎不再
抽象地堅持愛的顏色夢的高度因為
這是花園沒有音樂音樂的花園
笨拙的驢遊行時不要學它打鼾
讓時間停住呼吸像裝死的熊靜靜躺下
一些雪白的花撲打它的睫毛一些蝴蝶
我將為牛欄為沒有屋簷的燕子擦拭門牌當
灰濛濛的大象沈重地走過你的身邊並且請你
為斷柱為沒有憂傷的斷柱織補縫隙

這是花園沒有音樂的花園盤旋的鷹不要
搜索獵犬你不要奔跑像天使的額頭
它的寬廣包容五十座城堡七百匹馬車
讓遠離母親的孩子回到它們的母親像久久
湮沒的神話宗教重新被發覺信仰
我將為果樹為落盡果實的果樹讚美祈禱

讓時間固定如花豹花豹的斑點
一些雪白的花撲打它的睫毛一些蝴蝶
熟睡的獅子它們的憤怒不要驚動
這是花園沒有音樂的花園灰濛濛的
大象沈重沈重地走過你的身邊並且請你
請泥土快快藏好它的足印

賞析

「水鳥滴下的淚」及「離弦的箭」同樣的離開了原來的母體，像是說著人類失去了依靠，極需找一個可讓他們落實的地方，或許更深層的意義象徵是人類的死亡，「沒有蜜蜂的蜂巢」只是毫無意義的空殼，就像死去的人類一樣，最後的歸宿即是代表墳墓的「沒有音樂的花園」，大象沉重地走過你的身邊。

「沒有音樂的花園」述說搖籃曲中的世界是安祥合諧的，不單純是睡夢的世界，而是永恆的睡眠╴死亡╴的世界；重複三次的「這是沒有音樂的花園」和「灰濛濛的大象沉重沉重地走過你的身邊」穿梭詩中，點瞄出喪葬的氣氛。

「長頸鹿」是眾所皆知最高的動物，作者利用這樣的喻衣當作下三句「夢的高度」，因為失去了愛、失去了夢，所以又繞回了「沒有音樂的花園」，失去的是兩項人類本質很重要的東西，就好比活死人般，是沒有靈魂的軀殼。

凶暴的惡勢力已「奔跑像天使的額頭」，下面繼續說明這樣的「寬廣包容五十座城堡七百匹馬車」如此之浩大，所以詩人在下一段祈禱「熟睡的獅子它們的憤怒不要被驚動」，渴望惡勢力能夠被壓制下來。

整句詩的句法幾乎由祈使句「讓時間…」，「請你…」，「不要…」，和未來式「我將…」所組成，陳黎似乎藉著前者為人類祈求最後一絲不受苦難的權利，而藉後者表達出自己的悲憫。詩題雖為搖籃曲，但卻具有禱詞和安魂曲的味道。

